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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飞巍（右二）在指导科研团队。 杭电供图

“机器学习的核心技术解决了吗？”“医院影
像分析项目进展如何？”“脊柱畸形测试的人工智
能（AI）算法有没有用到最新技术？”

暑假中期，杭州也进入“烧烤”模式，在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杭电）下沙校区的一间
教室里，氛围同样可以用“热极了”来形容。一位
男教师正目不转睛地关注学生们的研究进展，他
时而拧眉沉思，时而亲自下场操作。

他就是杭电计算机学院教授秦飞巍，也是杭
电多个本科生科研团队的指导老师。

搭建研究平台，帮学生建立自信

2014 年，在浙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85
后”青年秦飞巍加入杭电计算机学院。第一次登
上三尺讲台的他立刻爱上了教学。
“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感觉太棒了，让他们成

为优秀的人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也是值
得用心付出一辈子的事业。”谈及自己的教学“初
体验”，秦飞巍这样说。

然而，仅仅有热爱是不够的，作为教师，更重
要的是让学生变得更优秀。对此，秦飞巍认为搭
建研究平台、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很重要。

秦飞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 AI、机器学习、图
像处理、医学影像分析等。从 2017年开始，他先
后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大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
省智慧医疗创新中心、俄罗斯圣光机大学等机构
的科研人员联合开展“脊柱侧弯”医学影像研究。
“正常的脊柱从后面看应该是一条直线，并

且躯干两侧对称。脊柱侧弯从正面看双肩不等
高，从后面看后背左右不平。”秦飞巍告诉《中国
科学报》，“我们团队致力于通过机器学习、大数
据等方法，提前介入‘脊柱侧弯’的治疗。”

秦飞巍的团队除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还
有部分本科生。在他的支持下，杭电 2017级本科
生於文卓在大二时就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从传
统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的技术开发着手，进行
部分脊柱———骨盆力学参数的自动量测。

如今，已经在某“大厂”从事研发工作的於文
卓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年，我带领的本科生团

队大多没有丰富的科研经历，是秦老师帮我们建
立了自信。从读研到现在工作，我的很多基本理
论知识都是在本科期间掌握和积累的。”

该校 2018级本科生葛云阳目前在北京大学
深圳研究院从事大模型相关研究，他也是在大二
时成为“脊柱侧弯研究 2.0版”的“带队大哥”的。
当时，葛云阳带领本科生科研团队在第一代机器
视觉探索的基础之上，开展了基于卷积神经网
络、空间注意力、目标检测的脊柱多组力学参数
自动量测。
“秦老师不但在机器学习、应用数学等研究

领域给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而且总会在关键问
题节点上给予我们启发，助力我们做出更多成
果。”葛云阳回忆道。

“做老师在前，做科研在后”

采访中，记者多次听到学生提及“脊柱侧弯
研究 2.0版”。该项目的完成团队以杭电在校本
科生为主，获得了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二等奖、第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银奖。

秦飞巍告诉《中国科学报》，“脊柱侧弯研究”
项目搭建的科研平台不仅给本科生们带来了第
一手的研究素材，其获得的科技创新赛事奖项也
给他们后续的科研工作增强了信心、奠定了研究

基础。
陈一飞是杭电圣光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 2021级学生，也是“脊柱侧弯研究 3.0
版”的核心成员。他带领一个本科生团队先后与
浙江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宣武医院等科研
团队合作，让“脊柱侧弯研究 3.0版”进入产业化
推广阶段。

秦飞巍说：“我们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开发的
脊柱侧弯模型，各项指标的测量误差可以控制在
5%以内，且单张影像测量时间从约 10分钟缩短
至 1秒以内，实现手术过程更微创、手术效果更
好、术后恢复更快的效果。”
“做老师在前，做科研在后。”这是秦飞巍

经常说的一句话。事实上，他不仅培养了一群
优秀的学生，自己的科研工作也很出色。相关
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秦飞巍发表学术论文达
80多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8 项、承担国家级
科研项目 11个。

秦飞巍认为，大学老师只有自己的科研做得
好，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沿的意识，进而才能
给学生搭好研究平台，帮助他们建立科研信心。

陪伴学生，因材施教

今年夏天，秦飞巍晒黑了不少，因为他每天
都要在相距约 3公里的家校之间“穿梭”多次。

“如果学生找我，我可以在 20分钟之内赶到
学校，当面解决他们的问题。”秦飞巍说。

只要学生想做研究，秦飞巍就乐于当他们的
“铺路石”。如今，走上大学讲台已有 10年的秦飞
巍，对教学最深的理解和感触是———陪伴学生，
因材施教。

在他看来，老师不能只简单地告诉学生问题
的答案，而是要启迪、参与，要陪着学生一起整理
实验结果、撰写科研论文，一起回答和改进审稿
人提出的问题，直到文章最终发表。

遇到挫折时该如何处理、遇到困难时该如何
克服、什么时候需要继续坚持，什么时候需要放
弃……秦飞巍认为，这些都需要老师及时告诉学
生。相比于判断对错，指导学生做科研，并让学生自
己获得思路和方法更重要，这就是“授人以渔”。

在秦飞巍眼中，所有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因
材施教就是雕琢璞玉。

比如，该校 2018级本科生江浩维思维活跃，
搞科研也很积极。但秦飞巍发现，这名学生的想
法有时会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为此，秦飞巍鼓励
江浩维发挥脑洞大开的优势，结合多个基准数据
集上的实验结果形成论文，并逐字逐句对论文进
行修改，帮助他在本科期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
章。最终，该学生被成功保送进中山大学计算机
专业读研。

谈及当代大学生如何才能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学科基础
和卓越的创新能力，秦飞巍表示，最关键的是
需要一个“伯乐”、一位理解他们的老师，在学
生踏入大学校门之初就陪伴和鼓励他们，并依
据个人专业知识、兴趣爱好、时间规划、未来打
算来支持和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学术殿堂
里脱颖而出。

一位“85后”教师的心得：如何让学生更优秀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通讯员程振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碎片化、被索取、不敢冒犯、不易取舍、被诱惑……

高校教师：追赶时间的人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实习生 刘逸飞

“我是一个追赶时间的人，今年春天到暑假，
一刻都没有停歇。我需要时间，静静地做一些事
情。然而，每天‘飞’过来的各种事情让我无法集
中精力干一件事情。”不久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教授马臻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

这些年的暑假，有些高校教师已经把“暑假”
改叫“暑期”，因为真的没有“假”。忙着带学生做
社会实践、忙着搞课题研究……可即便如此，暑
假的忙碌程度依旧赛不过正常上班。

如果时间有人设，你会发现原来高校教师追
赶的时间还有多副面孔———碎片化、被索取、不
敢冒犯、不易取舍、被诱惑……

碎片化的时间

上个月初，马臻风尘仆仆地从外省份招生回
来时，学校已经放假一周了。

招生工作还未画上休止符。预投档、正式投
档，还要参加招办的复盘活动……他紧急处理了
一些事情。

在江湾校区忙完工作，回到家刚看了一会儿
DVD，微信就响起了，他马上又赶往邯郸校区，
忙完再买饭回家。从下午出门到黄昏回到家，两
个小时过去了。回到家，再次收到各条微信需要
处理，感觉“线头真的很多”。

马臻的电脑桌面上有一个“时间安排”的
Word文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周、每天要干
的事，诸如参加系内会议、进班会宣讲、帮学生修
改论文、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提交教改课题申报
书、撰写审核评估报告、准备报告 PPT……

2012年，他开始担任副系主任助理，一干就
是 8年，那时候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科研和家庭。
真正忙碌的起点是 2020年 7月，他接过老领导
的班，担任副系主任，负责教学管理工作，大量行
政任务扑面而至。

既要对上，也要对下。学校绩点改革，马臻专
门召集学生开了两场班会，现场就像开新闻发布
会一样，他在台上讲解改革方案，学生在台下不
断提问。班会后，他还专门预留出时间，像大夫问
诊一样待在会议室里，等着学生上门来答疑。“最
担心的是引发舆情。”

他有上百个工作名目的微信群，光是招生群
就有几十个之多。大部分群都被他设置了“消息
免打扰”，但招生群有大量学生、家长、同事的问
询需要第一时间回复，自己孩子的家校联络群不
时收到的交作业、家长签字等通知也需要第一时
间处理。几分钟就要看一次微信，“不然总感觉会
错过重要的事”。

他还参加了大量非学术会议，有一段时间几
乎是“有邀必至”。偏偏他又是精益求精的性格，
讲座前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准备。而面对学术工
作，看见电子邮箱蹦出的审稿邀请，他总是忍不
住马上处理，只不过量大疲于应对，已从每周 5
篇缩减到 1篇。

工作之外，孩子上培训班，他负责接送。等待
孩子放学的时间也是他赢得片刻喘息的机会。他
会在老厂房改造成的产业园中找一家咖啡馆，或
坐在学校附近的茶馆，像打游击一样处理工作上
的事情，看看报纸、上上网课。

每天阅读 10多种报纸并做剪报是马臻多年
的习惯。“只不过，时间已从 2020年前的每天两
三个小时压缩到 30~45分钟。”

用碎片时间对抗时间碎片化的压力，“那感
觉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劳动，没有完整的午休时
间，只能利用一些可怜的碎片时间，靠在墙上休

息一会儿，而不是找一张床躺下来”。
马臻眼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上下班时间融为

一体。“大学教师是一个特殊职业，不要拘泥于上
班时间只能干上班的活儿，下班时间只能干下班
的活儿，要给予教师充足的自由去安排时间，只
要工作能完成就好。”他很怀念刚到校工作时，在
办公室看书的日子，一杯茶、一本书，沉浸在与作
者对话的精神世界中。

被索取的时间

如果说中层干部的忙碌更多是“时间碎片化”，
那么青年教师的忙碌则更像是“时间被索取”。
一些头部高校要求进入“预聘—长聘”制的教

师，除特别优秀者外，入校后先做 2~4年的辅导员。
对此，许多年轻的博士只能硬着头皮接受。虽然让
专业教师做兼职辅导员，对于教师、学生的个人成
长有一定帮助，但论及体验，却未必人人向往。
作为新入校教学科研型教师，北京某高校教

师刘念（化名）按学校要求做了一年时间的班主

任。第一次当班主任的感觉很新鲜，但真正做起
来后，他却发现“不是那回事儿”了。无论职位高
低，行政人员都可以轻易支配他干活儿，“给的补
贴少得可怜，对任务的要求却高到天际”。

刘念要带学生们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还要组
织他们户外烧烤。烟气熏天、烧烤味弥漫的野外，
他拿着大喇叭嘶哑地喊人、提醒各种注意事项。
那一刻，他觉得如果不从事教学工作，自己或许
还能做一名导游。“类似的事务花费了我大量时
间，却很难给我带来本职工作的成就感。”

向青年教师要时间的事并不少。“海归”教师
李想（化名）加入某科研“大咖”的团队后，就发现
“时间不属于自己的了”。今天为团队做一个
PPT，明天代表学科带头人去南方出差，后天被
临时派去农田里做试验，那种随机性让他觉得自
己永远都是“球场上的替补队员”。

尤其是声望高的教授，其占用青年教师的时
间有时甚至远远超过后者做科研、教学的时间。

只要一评职称，教授委员会的教授就拉着李
想干活儿。“李老师，我有个重大课题要报，我年
纪大了，写本子比较累，你能不能写个初稿？”“我

的文章投稿被拒了，麻烦李老师帮忙修改一下。”
“周末有个会议筹备组要来，还缺一个接待专家
的负责人，要不你去机场接一下人？”他们都是评
职称的评委，李想想拒绝都拒绝不了。

李想所在的课题组大会小会不断，有时一年
达到十几个。青年教师、博士后都是迎来送往
的主力，策划会议、与会展公司打交道、订酒
店、订车、会后报销、新闻宣传报道……几乎所
有事情都交给年轻人。一年下来，圈子是混熟
了，但李想的心里却空落落的，夜深人静时，无
力感油然而生。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以色列的高校明令禁
止青年教师加入任何老教授的课题组，以防止过
度融入带来的时间剥夺。“除了青年教师自己要
学会做减法，制度上更应设置一扇屏蔽门。比如，
才来一年的教师被派挂职、借调，马上会触发最
高‘警报’。这件事需要经过校长办公会讨论，因
为学者本身没有能力或意识去抵挡。”

不敢冒犯的时间

还有一种时间是底线，冒犯了它，无论是老
教师还是青年教师，都将是其“生命中不可承受
之轻”。

本科生课程、多校区办学给教师带来了大量教
学焦虑，尤其是在早高峰交通拥堵的大都市。

刘念的一位同事的本学期课程被安排在了
另一校区，上午第一、二节，9点上课，他生怕路上
堵车，前一天晚上就住到校区附近的快捷酒店。酒
店隔音差，第二天，他时常挂着黑眼圈走上讲台。还
有一些同事提前一天开车到另一校区，晚上就住在
车里或办公室，披个小毯子和衣而睡。

有课的那一学期，刘念紧张无比。“上课前一
晚我会定四五个闹钟，还会叫家人、学生轮番提
醒我。”

高校对于本科教学的重视程度已经超乎了
很多人的想象，几乎没有教师敢轻易迟到。有教
师在深圳出差，赶上湖南暴雪，飞机停飞，他连夜
开车赶回湖南高校上课。
“评价教学质量一直是较难解决的问题。于

是，高校就守住了底线———不允许迟到。”刘念告
诉《中国科学报》，“越是优秀的大学，对教学工作
量的要求越低，而质量要求越高；越是普通的大
学，教师的工作量越高，课业压力越大。”

刘念所在高校每年的课时要求是 64 个课
时，这一工作量在高校中已经算是很低了。在他
的调研中，一些偏重教学型的高校，要求无论是
海归教师还是本土培养的教师，一年都要上 300
多个课时，“这相当于一名老师每学期要上 3~4
门课”。

大量的课时让教师们喘不过气。45分钟的
课堂，课前、课后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教案准
备、PPT，学校要统一组织检查……晚上、周末、
寒暑假，大量时间倾注其中。

批改作业也不像高中那样，打个钩就可以。
老师们私下里流传着一句玩笑话———给学生布
置作业，其实是给教师布置作业。因为作业最后
还是要由教师批改。

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教授赵序茅给
学生改论文、改作业，有时候要从“教语法开始”，
大量的断头句要么缺主语，要么写成了定语从
句，英文符号、中文符号、破折号与一字线都分不
清楚。学生的小错误要耗费掉他许多时间。事实
上，只要应付一下，这些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但
出于教师的责任心，他看到这些小错误时，还是
忍不住要修改。

一遇到教学评估，教师们更是忙得团团转。
刘念要把过去几年的试卷评分标准、学生上课的
签字记录都找出来，还要补教案等各种材料。“有
的早已遗失，有的根本没有做过，仅整理材料就
要花半个多月时间。”

不易取舍的时间

在时间的面前，“如何取舍”是教师最难做的

一道选择题。
一年中写基金申请至少需要 2个月，申请两

个横向课题要 2个月，全年开会至少要 1个月，
搞野生动物保护调查 3个月，指导学生论文 1~2
个月，一年写 2~3篇论文至少需要 5~6个月，教
学需要 4个月，科普讲座需要 1个月。其间还有
内参、社会服务等工作。赵序茅这一算不得了，至
少需要 20多个月的时间。

12个月要完成 20多个月的工作，他不得不
想办法在时间上“开源节流”。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赵序茅和妻子异地生
活。他平时像个单身汉一样总在加班，但夫妻之
间至少一个月得见一次面，否则“孩子都快认不
出爸爸了”。坐在高铁上，赵序茅还在疯狂地码
字，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工作，是他“开源”的
方式之一。

全年要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也有人问过
他，为什么不做减法？
“实在是很难做减法。”赵序茅承认，之所以

忙成“六边形战士”，背后有个人原因。
比如，赵序茅每年都会做 30场左右的科普

讲座，给孩子们讲“灵长类的权力游戏”“《西游
记》中的博物学”。这是他的内心所好，他一直向
往着抛开杂七杂八的事情，认真地做好育人工
作。“因为搞科研是没有尽头的，而科普却能提高
全民科学素养，吸引更多人关注科学。”

真正能狠下心来做减法的人，往往是所谓
“聪明”人，比如那些集中精力发论文、冲“帽子”
的人。

还有像马臻这样“不得已”的人，因为繁重的
行政工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科研这一
教师最看重的选项，去做他手头不停“飞过来”的
事。

事实上，赵序茅最想“减”掉的是那些需要大
量占用时间，甚至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比如为申
请横向课题而进行的各种材料整理和流程，以及
各种频繁且不重要的会议。
“如果这些时间都用在做‘事’上，会做得更

好。浪费在烦琐而不重要的事情上，是我最不能
理解的。”他说。

被诱惑的时间

教师给时间做减法最成功、最顺畅的时刻，
是他们接到“帽子”人才函评通过的电话时。

在申请“帽子”之前，一般需要花两个月写本
子，函评通过后，教师至少有 20天左右时间全力
以赴地准备答辩，其余事都不干。

所有的课题全部暂停、所有的组会全部取
消、所有的论文修改全部暂停、和家人买好去内
蒙古度假的机票马上退掉。

答辩要录制 PPT、视频，之后要配音，会有专
业的 PPT公司帮助你制作。学校会倾全校之力
支持，组织专门的班子，帮助教师进行一、二、三
轮答辩，专家们反复给教师提意见。“那 20天，教
师们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直到通过最终答辩的
当天，才能长舒一口气。”李想如此总结课题组前
辈的申请情况。

背后的诱惑很大，相当于一名教师前几十年
奋斗之和，“帽子”人才给 300万元，学校再按
12的比例配套给 600万元，给教师一间宽大、
敞亮的实验室，课题组人员翻倍。

然而，谁也不可能一年只写一次就中。“那概
率有点儿像买彩票。”李想说。于是，N个“两个
月”的时间成本就这样付出了。

还有的学校鼓励全员参与“帽子”人才申报。
看似很公平，人人都可以申报，但性价比实在太
低。去年，李想所在的学校报了近 300人，最后只
有一位“帽子”人才。可每名申报人都必须对接校
外辅导专家，一轮轮修改本子往上提交，校领导
亲自开动员会讲解如何修改。两个月的时间里，
近 300人就这样“陪跑”了。
“只是相比碎片化、被索取、不敢冒犯、不易

取舍的时间，被诱惑的时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对它的付出出于自愿。这与‘唯帽子’的强大惯性
分不开。”李想说。


